
重庆两江环绕，夏天热，
下河游泳就成为当年的一大
享受。以前，天气刚开始热

起来，江边就有人游泳了。只要那儿
有一片沙滩，只要那儿水势稍微和缓，
就会成为天然的游泳场，就会有大群
大群的人挤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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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河游泳的多种叫法

重庆人下河游泳的叫法很多，只在
江边游叫搞水、叫洗澡，顺江而下叫放
滩，迎着浪子游叫冲浪，还有吊舵、钻船
肚皮、钻漩、乘漩之类。

“搞水”实际上还不能叫游泳。搞水
的人大多不会游泳，但又受不了江水的
诱惑，于是就挽起裤管，提起裙裾，小心
翼翼走到水中，让水淹到大腿。有船从
江边驶过，突然掀起一排排浪来，湿了裤
管，湿了裙裾，一片惊叫，虽有些狼狈，却
响起一阵笑声。既然裤管、裙裾已经打湿，
干脆就玩起水来，或者相互戽水打水仗，或者
把全身浸在水中，将就洗个澡。朝天门江边那
石梯上还经常见到这样搞水的人，不过大多都是
外地人。而且只要有人下水，马上就会招来一阵呵
责：“危险！上来！”

“放滩”就是从上游游出去，搭上流水，让流水把自
己冲到下游，再游回到岸边。这不仅需要识水性，更要
会辨别水流，特别是要辨别主流水。长江主流水在现长
江大桥南桥头下受到阻拦后，就向北岸返回来，流到太
平门望龙门附近，又折向南岸。在珊瑚坝或南纪门下水
放滩，可以搭上主流水。主流水流速急，放滩的人也能
得到更大的刺激。过了金紫门就要“收滩”，也就是要从
主流水里挣脱出来，游向岸边。否则，一旦冲到太平门，
往往收不了“滩”，可能冲向南岸，那就危险了。

长江、嘉陵江里的浪大多是轮船驶过后形成的，
“冲浪”就要盯准机会，迎着轮船游上去，随着轮船掀起
的浪一起一伏，很是刺激。轮船越大，浪越高越多，也
越刺激。冲浪人往往是十多二十个，在那浪尖上一个
个大声喊叫，好不快乐。

“吊舵”简单，游到木船后面，吊到那舵上，可以歇
气。如果那船是上行的（有拖轮在前面拖），还可以逆
流而上。人吊在舵上，舵就重了，掌舵的人立即就能知
道。但是，除了喊几声、骂几句，也没办法。那时，吊舵
的崽儿甚至会爬到舵上面大喊大叫，很是得意。

行船上，往往有缆绳什么的垂在船舷边。放滩的崽
儿如果能够游上去吊住那绳索，比吊舵更好玩，也更刺
激。不过，船上的水手往往会用篙竿什么的来赶开。

“钻船肚皮”就危险了。木船停靠在江边，吃水浅，
可以闷一口气，一下潜到水下，让流水把自己冲进那船
底下面。木船大多是横着停靠，只要潜上几米远，再冒
出来即可。水性好的、胆子大的，可以一口气钻好几条
船的船肚皮。更厉害的，则可以钻正在行驶中的船肚
皮，从船头潜下，从船尾冒出。如果是船队，有的人甚
至可以一条一条钻下去，直到钻完五六条船。

最危险的是“钻漩”。储奇门修了好几条绞车（缆
车），那绞车的桥墩下往往形成直径好几米甚至十来米
的大漩涡。有胆大的，就去钻那漩涡。让那漩涡把自
己扯到江底，然后再从旁边冒出来。这不仅考胆量，更
考技术。但是，初次去钻的，钻出来后往往吓得脸青面

黑，大多数再也不敢去钻第二次。因此，能“钻漩”的人
极少。我一个中学同学去钻过，起来后好一阵都回不
过神来。

还有“乘漩”。人坐在一个脚盆或大木桶里，划着
进入漩涡中。漩涡的流水就可以让脚盆或木桶旋转起
来，人就像坐儿童转椅。不过，人坐在脚盆或木桶里，
要注意观察，要使劲划水，不能让脚盆或木桶卷到漩涡
中间去。而且，漩涡还不能太大，涡流还不能太急。太
大太急了，就可能将脚盆或木桶吸到漩涡中间，把人的
脑壳转晕，说不定就划不出来了，甚至可能被吸到水底
去，那就悲剧了。

抛河·跳水·横渡长江

小时候我家一直住在江边，很小就开始搞水。
记得还没有上小学的那一年，嘉陵江涨水。我跟

着别人下河去搞水，脚下一滑，被冲了出去，还呛了几
口水，全靠别人拉回来。回到家，挨了一顿打。晚上，
母亲带着我，到河边去烧香、烧纸、磕头。然后沿着江
边往上游走。母亲在前面呼：“赶生娃，回来没有——”
我在后面答：“回来了——”可能正因为挨了那一顿打，
我直到进中学后才学会游泳，而且游泳技术一直差劲
得很。

我的那些同学就厉害了。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班上十多个男同学邀约，一起去“抛”嘉陵江。这里要
解释一下：重庆人把过河叫抛河，连坐船过河也叫抛过
河。不过，抛河隐含着从此岸的上游搭着流水过河，不
是直接横穿过河。还有同学更厉害，那时就会跳水。
双溪沟下面的江边有岩石，每到涨水季节，就有成群结
队的男生从那岩石上往水中跳。大多都只能跳“冰
棍”，直直地落到水中，溅起高高的浪花。也有会跳的
人，双手高举，手臂护住脑壳，两掌合在一起，猛地向上
一跃，在空中划上一条优美的弧线，然后落到水中。

我兄弟的水性比我好，很小的时候就敢去抛嘉陵

江。坐船到江北，从刘家台下水，顺着江流游到临江门
收滩。有一次被母亲知道了，也是挨了一顿打。不过
他却不改，搬家到朝天门后，竟然在长江没涨水之前去
抛长江，从东水门下水，到野猫溪收滩。长江毕竟流

速快，他体力不支，差点没有爬得起来。
虽然水性差，却难以抵御江水的诱惑。住

朝天门的时候，洪水年年都要涨到我家住的
吊脚楼下来。水把楼下的门封完了，我和兄
弟就从窗门往下跳“冰棍”。洪水上来前，
洪水退去后，那条陋巷外侧的江边就形
成一个回水沱。一到下午，江边就挤满
了人。我也跟着巷子里的娃儿们游出
去，放滩、冲浪、吊舵、吊缆绳，呜嘘呐
喊，又快乐又得意。我也钻过船肚
皮，最多可以一口气钻三条船。

下河游泳很危险

下河游泳危险，学校明令禁止不
说，还经常有民警在江边游弋。实在
招呼不听，就将学生娃儿放在江边的
衣服裤子抱走。从水中起来，只好光
着屁股跟着民警去派出所。

有一个周末，我们班上十几个同学
在海棠溪街上展示这样的风景，刚好有一

大群女同学路过，全都羞红脸。还有一次
是在储奇门展示风景，也是长长的一队，其中

好几个同学家住储奇门，更是羞愧难当。幸好
我水性不好，都是在江边游，听到有人喊“警察来

了”，立即爬起来抓起衣服裤子就跑。为防止被抱
衣服，往往就要派一个人在岸上照看。如果是放滩，如
果是游对岸，就只好把衣服裤子裹好，用腰带绑在脑壳
上。如果没有绑稳，被流水冲走，那就惨了。光条条回
家，那就更难堪。因此，下河游泳的人几乎都只穿着一
条内裤。一条内裤捆在脑壳上，还可以遮太阳。

从农村调回城后，我家门外的长江江岸修成了公
路，不适合游泳了，我也就很少下河。后来在望江厂安
了家，宿舍外面有一大片沙滩，是厂里人搞水的好地
方。那时孩子已有好几岁，天气一热，就天天带他去搞
水。独生子女金贵，给他准备了游泳圈什么的，好不容
易才让他学会游泳，但水性比我还差。

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过，重庆城水性特别厉害的，
可以从朝天门游到江北、游到南岸，甚至可以在夹马水
上行走。所谓夹马水，就是两江相汇两股力相夹，江面
形成的一条线，那线上的水往上面抬，于是就高过了两
侧的江面。

不过，重庆俗话说得好——“河里淹死会水人”。
我也遇到过一次危险，那是退休后第二年去青岛旅
游。在黄岛一个海滨浴场，我冒皮皮使劲往外游，哪知
风浪太大，竟然游不回来了。好在有点经验，我还没有
慌乱，我闷着气钻进水里，使劲游了几十把后，终于踩
到了实地。那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随着游泳池的增加和安全意识的增强，人们渐渐
地都不下河搞水了，江边再也看不到成群结队游泳的
人。两江四岸边到处都有禁止下河游泳的标志，甚至
有防护网之类隔绝，时不时还有民警、保安巡逻。诸如
放滩、冲浪、吊舵、钻船肚皮、钻漩、乘漩之类的事，如今
再也没有人做了。

（作者系重庆文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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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正在嘉陵江里游泳


